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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更有好花枝

刘长明

《走进新疆》丛书第一辑（7部）于 2005年 10月时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50周年喜庆之日出版发行。 该套
书一经与读者见面，就受到了广泛欢迎和好评，短短一年
多时间，部分书多次再版，发行全国。 它所带来的社会效
益，要远远超过其经济效益和本身价值。我倍受鼓舞，更坚
定了把这套书继续编下去，继续出版好的信心。 又经过一
年多的精心策划和编辑， 现在，《走进新疆》 丛书第二辑
（10部）即将付梓，就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走进新疆》丛书，就其选题而言，谈不上是一种独
创，在这之前，有关介绍新疆风土人情、历史沿革、时代变
迁和宣传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书籍已出了不少，其中不
乏精品佳作。可是，我仍然抱着这样一种执着的观点：宣传
介绍新疆不仅是我们出版人不可懈怠的责任，而且是不容
停顿的连续过程，还必须使这个过程变得更具有张力和震
撼力。

宣传新疆、介绍新疆之所以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出版选
择，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伴随着我们认识的深化
而深化宣传的需要。 党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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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社会的要求，为我们提供了宣传新疆、介绍新疆的全新思
路， 使我们能站在一个更高的时代制高点上， 重新描述新
疆、解读新疆。 事实上，这是一项比以往更为艰巨、更为迫
切、更为重要的出版任务。

这些作品，有的洋洋洒洒，气势恢宏；有的精巧玲珑，
耐人寻味；有的风趣味幽默，寓知于乐；有的手法新颖，庄谐
并重；有的笔触细腻，精雕细琢；有的着笔简犷，写意传神；
有的文笔超然，洒脱自在，行云流水……风格虽不同，但字

里行间无不洋溢着真诚的感受、 赤诚的爱心。 倘若你读了

《走进新疆》之后，定会谛听到新疆与时俱进的足音，会给

你带来对新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这也算作我们一种真诚

的期待吧。

2007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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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到过天山吗？ 天山是我们祖国西

北边疆的一条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噶尔盆

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 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

两半。 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长年积雪的高插

云霄的群峰， 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

珠冠， 银光闪闪； 那富于色彩的绵延不断的山

峦，像孔雀正在开屏，艳丽迷人。

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而且

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它有丰饶的水草，

有绿发似的森林。当它披着薄薄云纱的时候，它

像少女似的含羞； 当它被阳光照耀得非常明朗

的时候，又像年轻母亲的饱满的胸膛。人们会同

时用两种甜蜜的感情交织着去

爱它， 既像婴儿喜爱母亲的怀

抱，又像男子依偎自己的恋人。

如果你愿意，我陪你进天

山去看一看。

雪峰·溪流·森林
7 月间新疆的戈壁滩酷

暑逼人，这时最理想的去处是

骑马上天山。 新疆北部的伊犁

和南部的焉耆都出产良马，不

论伊犁的哈萨克马还是焉耆

的蒙古马，骑上它爬山就像走

平川，又快又稳。

进入天山，戈壁滩上的酷

暑就远远地被撇在后边， 迎面

送来的雪山寒气， 立刻会使你

感到像秋天似的凉爽。 蓝天衬

着高矗的巨大的雪峰， 在太阳

下， 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

影， 就像白缎上绣上了几朵银

灰的暗花。 那融化的雪水，从高悬的山涧、从峭

壁断崖上飞泻下来，像千百条闪耀的银练。这飞

泻下来的雪水，在山脚汇成冲激的溪流，浪花往

上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可是每到水势缓

慢的回水涡，却有鱼儿在跳跃。 当这个时候，饮

马溪边，你坐在马鞍上，就可以俯视那阳光透射

的清澈的水底，在五彩斑斓的水石间，鱼群闪闪

的鳞光映着雪水清流， 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

限生机。

再往里走，天山越来越显得优美。 沿着白

皑皑群峰的雪线以下， 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

始森林，密密的塔松像撑天的巨伞，重重叠叠的

笫 碧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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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桠， 筛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 骑马穿行林

中，只听见马蹄溅起漫流在岩石上的水声，增添

了密林的幽静。 在这林海深处， 连鸟雀也少飞

来，只偶然能听到远处的几声鸟鸣。 这时，如果

你下马坐在一块岩石上吸烟休息， 虽然林外是

阳光灿烂， 而遮去了天日的密林中却闪耀着你

烟头的红火光。 从偶然发现的一棵两棵烧焦的

枯树看来，这里也许来过辛勤的猎人，在午夜中

他们生火宿过营，烤过猎获的野味。这天山上有

的是成群的野羊、草鹿、野牛和野骆驼。

如果说初进天山这里还像是秋天，那么再

往里走就像春天了。山色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

逐渐变得柔和， 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凝脂

似的感觉。 这里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

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 满是高过马头的野

花，红、黄、蓝、白、紫，五彩缤纷，像织不完的织

锦那么绵延，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高空的

长虹那么绚烂。这密密层层成丈高的野花，朵儿

赛八寸的玛瑙盘， 瓣儿赛巴掌大。 马走在花海

中，显得格外矫健，人浮在花海上，也显得格外

精神。 在马上你用不着离鞍，只要稍微伸手，就

可以捧到你最心爱的大鲜花。

虽然天山这时并不是春天，但是哪一个春

天的花园能比得过这时天山的繁花呢？

迷人的夏季牧场
就在雪的群峰的围绕中，一片奇丽的千里

牧场展现在你的眼前。 墨绿色的原始森林和鲜

艳的野花， 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双重富

丽的花边。千里牧场上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

清清的溪水齐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 草原是这

样无边的平展， 就像风平浪静的海洋。 在太阳

下，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在闪耀着白光。

当你尽情策马在这千里草原上驰骋的时

候，处处都可以看见千百成群肥壮的羊群、马群

和牛群。它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毛色格外

发亮，好像每一根毛尖都冒着油星。特别是那些

被碧绿的草原衬托得十分清楚的黄牛、花牛、白

羊、羯羊，在太阳下就像绣在绿色缎面上的彩色

图案一样美。

有的时候，风从牧群中间送来银铃似的叮

当声， 那是哈萨克牧女们坠满衣角的银饰在风

中击响。牧女们骑着骏马，优美的身姿映衬在蓝

天、雪山和绿草之间，显得十分动人。 她们欢笑

着跟着嬉逐的马群驰骋，而每当停下来，就轻轻

地挥动着牧鞭歌唱她们的爱情。

这雪峰、绿林、繁花围绕着的天山千里牧

场，虽然给人一种低平的感觉，但位置却在海拔

筅 文 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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筅 小 雨 摄

两三千米以上。每当一片乌云飞来，云脚总是扫

着草原，洒下阵雨，牧群在雨云中出没，加浓了

云意，很难分辨得出哪是云头哪是牧群。而当阵

雨过去，雨洗后的草原就变得更加清新碧绿，远

看像块巨大的绿宝石，近看缀满草尖上的水珠，

却又像数不清的金刚钻。

特别诱人的是牧场的黄昏，周围的雪峰被

落日映红，像云霞那么灿烂；雪峰的红光映射到

这辽阔的牧场上，形成了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

毡房、牧群和牧女们，都镀上了一色的玫瑰红。

当落日沉没，周围雪峰的红光逐渐消褪，银灰色

的暮霭笼罩草原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见无数点

点的红火光，那是牧民们在烧起铜壶准备晚餐。

你用不着客气，任何一个毡房都是你的温

暖的家，只要你朝火光的地方走去，不论走进哪

一家毡房， 好客的哈萨克牧民都会像对待亲兄

弟似的热情地接待你。 渴了你可以先喝一碗马

奶，饿了有烤羊排，有酸奶疙瘩，有酥油饼，你可

以一如哈萨克牧民那样豪情地狂饮大嚼。

当家家毡房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上

只剩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 夜风就会送来冬不

拉的弦音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 这

是十家八家聚居在一处的牧民们齐集到一家比

较大的毡房里，欢度一天最后的幸福时辰。

过后，整个草原沉浸在夜静中。 如果这时

你披上一件皮衣走出毡房， 在月光下或者繁星

下， 你就可以朦胧地看见牧群在夜的草原上轻

轻地游荡，夜的草原是这么宁静而安详，只有漫

流的溪水声引起你对这大自然的遐思。

野马·蘑菇圈·旱獭·雪莲
夜牧中，草原在繁星的闪烁下或者在月光

的披照中，该发生多少动人的情景，但人们却在

安静的睡眠中疏忽过去了。 只有当黎明来到这

草原上， 人们才会发现自己的马群里的马匹在

一夜间忽然变多了， 而当人们怀着惊喜的心情

走拢去，马匹立刻就分为两群，其中一群会奔腾

离你远去，那长长的鬣鬃在黎明淡青的天光下，

就像许多飘曳的缎幅。这个时候，你才知道那是

一群野马。 夜间，它们混入牧群，跟牧马一起嬉

戏追逐。 它们机警善跑，游走无定，几匹最健壮

的公野马领群，它们对许多牧马都熟悉，相见彼

此用鼻子对闻，彼此用头亲热地摩擦，然后就合

群在一起吃草、嬉逐。黎明，当牧民们走出毡房，

就是它们分群的一刻。 公野马总是掩护着母野

马和野马驹远离人们。 当野马群远离人们站定

的时候，在日出的草原上，还可以看见屹立护群

的公野马的长鬣鬃，那鬣鬃一直披垂到膝下，闪

着美丽的光泽。

日出后的草原千里通明，这时最便于去发

现蘑菇。天山蘑菇又嫩又肥厚，又大又鲜甜。 这

个时候你只要立马草原上 望， 便可以发现一

些雪白的圆点子，那就是蘑菇圈。你对着它朝直

驰马前去， 就很容易在这直径十米宽的一圈沁

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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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的酥油草丛里，发现像夏天夜空里的繁星似

的蘑菇。 眼看着这许许多多雪白的蘑菇隐藏在

碧绿的草丛中，谁都会动心。 一只手忙不过来，

你自然会用双手去采； 身上的口袋装不完，你

自然会添上你的帽子，甚至马靴去装。 第一次

采到这么多新鲜蘑菇，对一个远来的客人是一

桩最快乐的事。 你把鲜蘑菇在溪水里洗净，不

要油，不要盐，光是白煮来吃就有一种特别鲜

甜的滋味，如果你再加上一条野羊腿，那就又

鲜甜又浓香。

天山上奇珍异品很多，我们知道的水獭是

生活在水滨和水里的，而天山上却生长着旱獭。

在牧场边缘的山脚下， 你随处都可以看见一个

个洞穴，这就是旱獭居住的地方。从九十月大雪

封山，到次年四五月冰消雪化，旱獭要整整在它

的洞穴里冬眠半年。只有到了夏至后，发青的酥

油草才把它养得胖墩墩、圆滚滚。这时它的毛色

麻黄发亮，肚子拖着地面，短短的 4条腿行走迟

缓，正可以大量捕捉。

另一种奇珍异品是雪莲。 如果你从山脚往

上爬，超越天山雪线以上，就可以看见青凛凛的

雪的寒光中挺立着一朵朵玉琢似的雪莲。 这习

惯于生长在奇寒环境中的雪莲， 根部扎入岩隙

间，汲取着雪水，承受着雪光，柔静多姿，洁白晶

莹。 这生长在人迹罕至的海拔几千米雪线以上

的灵花异草，据说是稀世之宝———一种很难求

得的良药。

天然湖与果子沟
在天山峰峦的高处，常常出现有巨大的天

然湖，就像美女晨妆时开启的明净的镜面。湖面

平静，水清见底，高空的白云和四周的雪峰清晰

地倒影水中，把湖山天影融为晶莹的一体。在这

幽静的湖中，惟一活动的东西就是天鹅。天鹅的

洁白增添了湖水的明净， 天鹅的叫声增添了湖

面的幽静。人家说山色多变，而事实上湖色也是

多变。 如果你站立高处 望，眼前便是一片爽

心悦目的碧水茫茫，如果你再留意一看，接近你

的视线的是鳞光闪闪，像千万条银鱼在游动，而

远处平展如镜， 没有一点纤尘或者一根游丝的

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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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扰。 湖色越远越深，由近到远，是银白、淡

蓝、深青、墨绿，界线非常分明。传说中有这么

一个湖是古代一个不幸的哈萨克少女滴下的

眼泪， 湖色的多变正是象征着那个古代少女

的万种哀愁。

就在这个湖边，传说中的少女的后代子孙

们现在已在放牧着羊群。 湖水滋润着湖边的青

草，青草喂肥了羊群，羊奶哺育着少女的后代子

孙。 当然， 这曾象征着古代哈萨克少女不幸的

湖，今天已经变为实际的幸福湖。

高山爽朗，湖边清净，日里披满阳光，夜里

缀满星辰，牧民们的毡房随着羊群环湖周游，他

们的羊群一年年繁殖，他们恋爱、生育，他们弹

琴歌唱自己幸福的生活。

高山的雪水汇入湖中，又从像被一刀劈开

的峡谷岩石间，泻落到千丈以下的山涧里去。水

从悬崖上像条飞练似的泻下， 即使站在几十里

外的山头上，也能看见那飞练的白光。如果你走

到悬崖跟前， 脚下就会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震

撼。俯视水练冲泻到深谷的涧石上，溅起密密的

银珠，在日中的阳光下，形成蒙蒙的瑰丽的彩色

水雾。就在急湍的涧流边，绿色的深谷里也散布

着一顶顶牧民的毡房，像水洗的玉石那么洁白。

如果你顺着弯弯曲曲的涧流走，沿途汇入

千百泉流就逐渐形成溪流， 然后沿途再汇入涧

流和溪流，就形成河流奔腾出天山。

就在这种深山野谷的溪流边，往往有着果

树夹岸的野果子沟。春天繁花开遍峡谷，秋天果

实挂满山腰。每当花红果熟，正是鸟雀野兽的乐

园。这种野果子沟往往不为人们所发现。其中有

这么一条野果子沟，沟里长满野苹果，连绵五百

里。春天，五百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秋天，五百

里成熟累累的苹果无人采。老苹果树凋枯了，更

多的新苹果树茁壮起来。多少年来，这条五百里

长沟堆积了一层厚厚的野苹果泥。

现在， 已经有人发现了这条野苹果沟，开

始在沟里开辟猪场， 用野苹果来养育成群成群

的乌克兰大白猪， 而且有人已经开始计划在沟

里建立酿酒厂，把野苹果酿造成芬芳的美酒，让

这大自然的珍品化成人们的血液， 增进人们的

健康。

朋友，天山的丰景美物何止这些，天山绵

延几千里，不论高山、深谷，不论草原、湖泊，不

论森林、溪流，处处都有丰饶的物品，处处都有

奇丽的美景，你要我说我可真说不完，如果哪一

天你有兴致去游天山， 临行前别忘了通知我一

声，也许我可以给你当一个不很出色的向导。当

向导在我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 其实我私心里

也很想找个机会去重游天山。

筅 文 焱 摄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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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我生活了 20年，游历了占国土陆

地面积 1/6的天山南北大多数地方。但是，有一

个地方，我向往了多年，却一直末能一睹它的风

貌。 这个地方就是罗布泊。

请你打开祖国的地图， 在大西北甘肃和

新疆交界的地方， 找到那个自古以来颇负盛

名的玉门关。 自玉门关向西， 一去 300 多千

米，南北宽度也有 120 多千米，是一片浩浩渺

渺的被沙漠、盐壳、沼泽和红柳、苇丛所覆盖

着的洼地。 洼地的中心有一个闻名于世的内

陆湖罗布淖尔。“淖尔” 是蒙古语“许多水汇

聚而成的湖泊” 之意。 罗布淖尔，汉语就译为

“罗布泊” 。

100多年前，罗布泊依然浩荡无垠，最阔的

时候，湖水面积达 2570多平方千米，相当于我

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一倍。

罗布洼地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丝绸

之路的通道。 地球上各大洲之间的海路打通之

前，亚洲同欧洲的联系，靠的就是丝绸之路。 那

时，从长安西出阳关，通西域，去中亚，到欧洲，

就都是沿着贯穿罗布洼地的疏勒河故道行走

的。这条路上，走过张骞的马队，班超的铁骑，玄

奘等僧人；这条路上，也曾有一队队骆驼和马帮

运载着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去沟通西方的贸

易和友谊。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有诗云：“五月天山雪，

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

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

（《塞下曲》）这里说的楼兰，即是古代西域三

十六国中的一个，就在罗布泊附近。

边塞诗人岑参也写过：“官军西出过楼兰，

营幕傍临月窟寒。蒲海晚霜凝马尾，葱山夜雪扑

旌竿……”（《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

诗中所言蒲海，是罗布泊的另一个名字。

我国古书和外国文献上，都有不少关于罗

布泊、楼兰的记载，然而现在只剩下洪荒冥冥的

神秘的罗布泊
笫 凯 风

筅 文 焱 摄

79



罗布洼地，谁能不发出沧海桑田的感叹!惟有

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地理、地质、生物、化

学、气象等各方面的专家们愿意和敢于闯进这

块“死地” ，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察看它兴衰存

亡的历史变迁。 19世纪末和 20世纪初，外国

人斯文·赫定、斯坦因和我国的黄文弼等人，都

曾闯进罗布洼地探险考古。 但是，由于旅程艰

难，他们谁也没有能察看到罗布泊和罗布洼地

的全貌。

1980年 5月，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科

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 上海分院研究员彭加木

率领一支考察队进入罗布泊。一个多月后，彭加

木失踪罹难。彭加木的牺牲，更增加了人们对罗

布洼地的神秘感。罗布泊，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令

人生畏而神往的地方呢？

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跟随寻找队伍，

闯进了罗布洼地， 终于实现了探视神秘的罗布

泊这一夙愿。 这次罗布泊之行是伴随着一场拯

救生命的搏斗开始的， 它充满了奇幻的际遇和

惊心动魄的色彩。

我愿把罗布泊的神秘统统告诉读者，以应

答所有关心彭加木命运和罗布泊神秘的问询。

沙海漫漫
通向罗布洼地的道路有 3条，一条是由甘

肃的敦煌西去，沿着疏勒河故道，走历史上唐玄

奘西游的路线，到达罗布泊北岸一带；一条是由

昆仑山下的和田东走， 循着玄奘西游东还的道

路，到达罗布泊南岸一带；还有一条路，从天山

南麓的库尔勒绿洲顺着开都河、孔雀河东去，直

插楼兰古城，逼近罗布泊古海岸。 前两条，路途

遥远， 道中无水可饮， 特别是记载仅仅见诸史

书，实地并无后人留下的任何足迹可寻，等于早

已断绝的死路。惟有第三条路线，因为近年来人

民解放军踏勘， 尚可找到依稀可辨的标识和得

到仅有的一两个向导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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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便选择了

这后一条道路。

既定的旅程，

从地图上量出来是 500多千米。 因为沿途尽是

沙丘、沙包、沙冈和沟壑，择平地行走，必得左转

右绕，路程自然延长许多。 据后来估计，我们到

达彭加木出事地点，实际走了 700多千米。 这

比从北京到郑州，或者从西安到郑州都要远。

沿途既没有任何路标，又没有确定的路面

可循。 我们这支拥有几十辆大卡车和小车的浩

大的队伍，只能缓慢地边探索边走。 碰到流沙，

车子便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我们还得下车来帮

助抬车或者扛车， 拿出毡子垫在轮下或脱下衣

服铺路。 1000米的路程常常陷车几十次，要走

两三个小时，耗油三四千克。 我们忐忑不安，走

了这一步，不能预卜下一步是凶是吉。

我们行进在茫茫沙原之上，有翻不尽的沙

岭、沙冈，涉不尽的沙涛、沙浪。我们在仔仔细细

辨别方向，艰难地跋涉着。 6月天气，沙原上热

浪炙人，地表温度达到摄氏 52度，地面气温也

有摄氏 46度。 人人口中像着火一般，两颊的皮

肉发烫，脸上落满了细沙，胡子也积满了灰土。

要不是眼睛还闪动着光亮， 我们一定要被当成

古代墓葬中掘出的干尸了。此刻，我们不再讴歌

蓝天，急切盼望着顷刻乌云聚集。一切关于大沙

漠的神奇传说，也都不再使人陶醉，惟有那滔滔

流水、涓涓山泉，不，哪怕是点滴露水，也都能使

人神往。 我脑中不禁浮现出《望梅止渴》的故

事，便总是想梅子，那青青的、酸酸的梅子，可是

口中却生不出一丝滋润的津液， 依然是难耐的

干渴。 摸摸身上背的水壶，赶紧喝上一口，一口

不解渴，张开大口喝了个痛快。真美!这时候，一

位老沙漠工作者告诉我们，在沙漠中旅行，要节

约用水，水比金子贵重，水就是血，就是生命，非

到万不得已，切莫把水耗尽。 我想，纪律规定一

天一人饮水两千克，意义也就在这儿吧。

路漫漫，沙无垠，前程难辨。 灼热，疲倦，干

渴，我们忍受着。沙漠中的热流，滚滚袭来，像是

鼓风机吹起的炉灶火焰。 我们一任炽热的气流

去销熔，总想走得快一点，赶快到达目的地，找

到我们那失落在罗布泊的战友———我们的彭加

木同志。 正是他， 为给考察队寻找水源才蒙难

的。 此刻他比我们更需要水，更需要救援呐。

可是，路却这样漫长，这样艰险。

我突然想起了古人玄奘、 法显以及马可·

波罗，难道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经历不测、遭遇

不祥吗？

唐玄奘西游 19年，在贞观十八年（644年）
筅 小 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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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所得佛像和大量佛教经籍路经罗布洼地东

归长安的时候，这样描述他看到的大流沙：“沙

则流漫，聚散随风，人无行迹，遂多迷路，四远茫

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 乏水

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

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

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 ” 以后的旅行者法显

和尚、马可·波罗都有如此这般的恐怖描述。 我

自然不信鬼魅， 但大沙漠的道路坎坷和行程艰

苦，却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的进程太慢，有时一天只行走几十千

米。 有一天夜晚，我们在一片沙包中宿营。

是哪里传来一阵阵呜咽？ 是哪里飘来悦耳

的和弦？ 似竹箫低诉幽怨，像渔歌声声抒情。 在

这孤寂沉默的沙漠之夜，听到这乐曲般的鸣奏，

越发使人感到神秘、深邃和凄厉。难道这真是鬼

魅作怪吗？ 我茫然了。

透过泻进帐篷的月光，我潜心谛听那迷人

的乐章。 身旁的一位科技工作者看出了我的心

思，便告诉我，阵阵传来的不是鬼魅的哭号，那

是大自然的神工———响沙。 原来沙丘上沙粒滑

动的时候， 它们中间的孔隙时大时小， 变动不

已，空气时而进入这些缝隙，时而又被挤出，因

而产生振动发出声音来。也有人解释说，沙漠中

有石英石，风吹沙动，石英石互相摩擦，能产生

电，引起了发声。 滑动的流沙发出深沉的鸣奏，

在空阔的大漠里嗡嗡回荡，古人不知其中奥妙，

便以为是鬼魅哭号。

大漠有情，响沙动听，我欣赏着，沉醉地进

入了梦乡。

雅丹风貌
我平生没有见过海。 自从投入沙漠的怀

抱，就把沙漠想象成海。 我们的古人用“瀚海”

二字形容沙漠，我觉得妙极了。沙漠可不就像海

一样茫茫无垠、深邃无比吗？

现在，我们正在沙的“海洋”上航行。 真是

一派波涛滚滚的感觉，既惊险又神奇。看那栉比

鳞次的土丘，有的拔地而起，像激起的水柱；有

的逶迤起伏，似遨游的鲸鱼；有的巍峨如轮；有

的翩翩如舢板。 阵风吹去，流沙飞扬，好像海中

卷起的浪……汽车在土丘林中前进， 时而爬上

筅 文 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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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顶，滑下陡坡；时而越过沟槽，陷入深沟，盘旋

着，摸索着，行驶着。 人在车内，像筛子筛，又似

簸箕簸，五脏六腑都要晃出来了。

这种由繁星般的土丘构成的地貌，分布在

罗布泊东、西、北岸一带，地理学家们采用维吾

尔语，称之为“雅尔丹”或“雅丹” 。土丘高半米

至十多米，长数十米至数百米，形成一系列垄脊

和沟槽，顺东北和西南方向伸延。土丘成分是细

沙、沙土和石膏、盐分等。属于雅丹地貌，大约有

两千多平方千米面积， 它构成了罗布洼地的一

个奇景。

原来，雅丹地貌的出现，是风神的杰作。 雅

丹地貌原是古海岸，后来，湖水渐退，湖岸呈露

于凶猛的狂风吹蚀中。那风像刀削斧砍一般，把

湖岸劈斩得支离破碎， 留下一座座土丘和条条

沟壑。罗布泊的风大都在七八级至十级以上，又

常刮东北风， 就把土丘和沟壑刮成了东北至西

南方向排列。 立于高处看雅丹，土阜累累，如城

阙崇楼漂浮海面，蔚为壮观。

雅丹地貌中最为壮观的是“龙城” 。 所谓

“龙城” ，并非实有其城，皆指罗布泊古湖东北

部被风蚀的土丘、沙岩而言。因为土丘高峻似城

郭宫阙，其形如龙，其壮如城，故名“龙城” 。 据

有人考证，这里曾是古罗布泊渔民定居的地方，

一直到 17世纪， 这里仍有居民，“其人不食五

谷，以鱼为粮，织野麻为衣，取雁毳为裘，藉水禽

翼为卧具” ，而且“人多寿百岁以外” ，真是一

个繁盛的地方。著名的考古学家黄文弼曾推测，

古代中国敦煌一带有一个塞种人西迁， 曾经在

“龙城”建国留居。 所有这些传闻，都使龙城愈

发显得神秘了。

我们在漫漫沙海中艰苦跋涉， 既觉劳碌，

又富奇趣。 有一天，是太阳刚刚偏西时分，西边

的库鲁克塔格山顶突然飘过来几片白云， 白云

遮住毒毒的太阳，几缕云影从我们头顶上飘过。

这时， 我们才能抬起头去望几眼炙热熔人的阳

光。阳光正斜射在眼前一道山岭上。那山岭是雅

丹地貌中最高大的一座山丘， 被暴风剥蚀成龙

形，顶峰有一团闪烁着光芒的东西，好似龙眼，

整个山岭呈灰白色，间杂着一片片乳白色的光，

煞似鱼鳞。据知情者说，那是青石山上分布着的

石膏矿，那团闪光的东西也许是一块什么金属。

筅 孟 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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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缕金色的残阳，几片飘动的风影，映照出那灰

白色的卧龙一样的蜿蜒山岭。

“白龙堆!” 有人高兴地叫道。

可不是，眼前不正出现了一条巨龙腾跃的

奇景么!自汉以来，不少史书上有关于“白龙

堆”的记载。《汉书·西域传》中就说，自张骞凿

空， 打通了西域的道路后，“使者相望于道，一

岁中多至十余辈” 。 这白龙堆便成了他们负水

担粮，然后越过漫漫沙海，东达于汉，西至西域

各国的驿站； 西域各国的代表也在这里迎送信

使。因为常在这里看见飞龙腾跃的情景，人们便

把这山岭名为“白龙堆” 。

但是， 能真正看到飞龙幻景的人并不多。

据说，也只有当太阳照到“龙眼” ，而山岭上又

披上几缕阳光和几片云影的时候，才显出白龙

腾云驾雾之势。 在沙漠地带，一般也只有中午

前后才能看见海市蜃楼的幻景。 我们的一个摄

影记者，赶快揿动快门，拍下了这巨龙腾跃的

奇迹。

楼兰之谜
历史上，我国中原地区同西域的联系究竟

始于何时，无从查考。我们所知道的汉武帝建元

三年（公元前 138 年）张骞出使西域，一定不

是第一个在后来称为丝绸之路的地方留下足迹

的。在他之前，或者是牧民，或者是军旅，可能已

经沟通了通向西域的道路。要不，一个人独辟蹊

径，长途跋涉，完成大业，那是不可想象的。实际

上我们知道，西域三十六国中就有从河西走廊、

蒙古草原、 阴山山麓西迁而到达西域的民族建

立的国家。 张骞不过是在史书上有记载的通达

西域的第一个官方使者罢了。 丝绸之路是我们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 穷年累月一步一步踏出来

的啊!

%%%%%%%%元朔三年（公元前 126年），张骞出使西

域归汉，向汉武帝具言其见闻及各国情况，讲到

靠近罗布泊有个楼兰国，“地沙卤，少田，寄田

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

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 ，而且，居民并

不少，有士兵“二千九百十二人” 。两千多年前，

这样一个拥有重兵、人口济济的王国，也是够显

赫的了。

起初，楼兰归属于匈奴。 汉使往来于西域，

假道楼兰，常受阻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年），汉使王恢率领七百军卒突击楼兰，楼

兰王降服归汉。武帝死后，昭帝仍然奉行联西域

以夹击匈奴的策略。 这时，楼兰王又叛汉。傅介

子刺杀楼兰王，更立国主，并将楼兰国改名鄯善

国，又将都城迁至罗布泊南岸现在的若羌一带。

楼兰旧都则变成汉帝国设都护、 置军侯、 开井

渠、屯田积谷的军事和交通大驿了。更后一些时

候，班超父子在西域建立奇功，史书仍不断有对

楼兰的显赫描写。

罗布泊畔，楼兰故国，历史上曾演出过多

少威武雄壮的活剧!

%%%%%%%%可是，至 3世纪之后，史不记楼兰，传不言

鄯善，一个显赫的国家突然销声匿迹了。

楼兰何在？ 汉代屯田的楼兰故都又在哪

里？

谁去解开楼兰之谜呢？

现在， 我们坐飞机在罗布泊北岸上空盘

旋。为了寻找彭加木，党和国家动用了几十架次

飞机搜寻罗布洼地每一个他可能去的地方。 飞

机飞行高度有时只有三五十米， 荒漠上一丛丛

柽柳、一片片枯黄的芦苇，甚至几株枯树干，都

看得真真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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